
召吓晋涵之史学

�台湾 �杜维运

邵晋涵
,

字与桐
,

号二云
,

又号南江
,

浙江余姚人
。

生于清乾隆八年 ��� � � �
。

少多病
,

而

独善读书
,

数行俱下
,

寒暑舟车
,

未尝顷刻辍业
。

于四部七录
,

无不探究
。

乾隆三十年 �� �  � �

举于乡
,

乾隆三十六年 �� � � �� 成进士
,

由文渊阁校理进直阁事
,

预修《三通 》
、

《八旗通志》及国

史
。

乾隆三 � 八年 �� � � � �开 四库全书馆
,

诏入馆中充纂修官
,

特授翰林院庶吉士
。

当时著名学

者如戴震
、

周永年
、

余集
、

杨昌霖等同入馆编校
,

誉传士林
,

有
“

五征君
”

之号
。

逾年
,

授职编修
。

乾 隆五十六年 �� �  � �
,

御试翰詹
,

名列二等
,

播左春坊左中允
,

迁侍讲
,

转补侍读
,

历左庶

子
,

翰林院侍讲学士
,

日讲起居注官
,

皆兼文渊阁校理
。

并历充咸安宫总裁
,

《万寿圣典 》
、

《八

旗通 志
、 、

国史馆与三通馆之纂修官
。

由于邵氏体弱多病
,

而诸馆朝入暮出
,

相当辛劳
,

以致积

劳成疾
,

于嘉 庆元年 �� �  ! �溢然长逝
,

享年五十四岁
。

此邵氏一生之概略也
。

�
初步观察邵 氏一生

,

其出身在浙东
,

而 自乾隆三十六年通籍以后二十余年中
,

任职皆在

京师
,

四库全书馆尤为其学术发挥之重地
。

乾隆年间
,

朴学盛行
,

特别是四库全书馆设立之

后
,

讲求史学者
“

非马端临 氏之所为整齐类比
,

即王伯厚之所为考逸搜遗
” 。

� 邵 氏未有不受

此风气影响者
。

然细稽邵 氏生平及其学术造诣
,

则邵 氏与章学诚实同为浙东学派之后劲
,

其

史学与章氏相领顽
,

以真挚之情
,

写一家之史
,

以敏锐之见
,

发挥史学 思想
、

史学理论
、

史学

方法之精蕴
,

而又一身系文献之安危
,

所受朴学之影响
,

适足以激励其学
,

而未能转移其学
。

此有待发覆之大问题也
。

�一 �邵氏与浙东学派的关系

钱大听于所作邵氏墓志铭中云
� “

君生长浙东
,

习闻敲山
、

南雷诸先生绪论
,

于明季朋党
,

奄寺乱政
,

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
,

口讲手画
,

往往出于正史之外
。

自君谢世
,

而南江文献无可

徽矣
。 ”

�

章学诚于所作邵氏别传中云
� “

南宋以来
,

浙东儒哲
,

讲性命者
,

多攻史学
,

历有师承
。

宋

明两朝记载
,

皆稿荟于浙东
,

史馆取为衷据
,

其间文献之徽
,

所见所闻所传闻者
,

容有中原普

宿不克与闻者矣
。

邵君先世多讲学
,

至君从祖廷采
,

善古文辞
,

著《思复堂文集》
,

发明姚江之

学
,

与胜国遗 闻轶事经纬
,

成一家言
,

蔚然大家
。

⋯⋯君之于学
,

无所不通
。

⋯ ⋯尤长于史
,

自

其家传乡习
,

闻见迥异于 人
。 ”

�

王叔于所作邵氏墓表中云
� “

浙东自明中叶王阳明先生以道学显
,

而功业风义兼之
� 刘念

台先生以忠直著
,

大节凛然
� 及其弟子黄梨洲先生覃研经术

,

精通理数
,

而尤博洽于文辞
。

君

生于其乡
,

宗仰三先生
,

用为私淑
,

故性情质直贞亮
,

而经工纬史
,

涉猎百家
,

略能诵忆
” 。

�

钱大听
、

章学诚
、

王艇与邵 氏同为乾嘉时代之学人
,

且相交甚深
。

钱氏指出其习闻浙东儒哲刘

宗 周 �敢 山 �
、

黄宗羲 �南雷 �诸先生之绪论
,

章氏指出其受浙东学风及家学之影响
� 王氏指出

其私淑乡前辈王守仁
、

刘宗周
、

黄宗羲而得其性情与学 问
。

然则邵氏与浙东史学派之关系
,

盖
�� �



可知矣
。

自幼浸淫于浙东学风之中
,

家传乡习
,

郁积已深
,

以致一旦处身朴学洪流
,

而卓然不

失其本色
。

近人谓
“

章
、

邵二 氏
,

异军特起
,

自致通达
,

非与黄
、

全诸氏有何因缘
” ,

�又岂为精

当之论哉 �

�二 �邵氏与朴学的关系

清代朴学风气
,

大盛于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以后
。

章学诚曾恺切言之云
� “

方四库

征书
,

遗籍秘册
,

荟萃都下
,

学士侈于闻见之富
,

别为风气
,

讲求史学
�

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

齐类比
,

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
,

是其研索之苦
,

璧积之勤
,

为功 良不可少
。

然观止矣

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
,

各自成家
,

无取方圆求备
,

惟冀有 当于春秋经世
,

庶几先王之志焉

者
,

则河汉矣
。 ”

�

出生浙东
,

而置身四库馆之邵氏
,

其反应为何若耶 �

邵 氏亦从事于整齐类比
,

考逸搜遗之史学工作矣
。

薛居正奉诏撰修之《旧五代史》
,

由于

欧阳修之《新五代史》出
,

流传渐稀
。

明成祖诏修《永乐大典》
,

《旧五代史 》在辑存之列
,

惟是体

例为
“因韵求字

,

因字考事
” ,

《旧五代史 》遂遭割裂
,

其本来面 目不复见
。

邵 氏既入四库馆
,

乃

从事《旧五代史 》之辑佚工作
,

自《永乐大典 》中辑录分散各韵之《旧五代史 》佚文
,

得其十之八

九
,

复采《册府元龟 》
、

《太平御览》
、

《资治通鉴 》
、

《五代会要 》
、

《契丹国志》
、

《北梦琐言 》诸书
,

以补其缺
。

其字句脱落
,

章义并讹处
,

则据前代征引该书之书
,

如《通鉴考异分
、

《通鉴注》
、

《太

平广记 》
、

《玉海》
、

《笔谈》
、

《容斋五笔》
、

《青湘杂记 》
、

《职官分记 》
、

《锦绣万花谷》
、

《艺文类聚》
、

《记纂渊海》之类
,

为之参互校订
。

至于
“

史家所记事迹
,

流传互异
,

彼此各 有并误
”

�
,

则据

《新
·

旧唐书》
、

《东都事略》
、

《宋史》
、

《辽史》
、

《续通鉴长编 》
、

《五代春秋 》
、

《九国志》
、

《十国春

秋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揭尚存者
,

详为考核
,

各加案语
,

以资辩证
。

欧史与薛史不合处
,

亦悉为辩证
,

详加案语
,

以示折衷�
。

于是沉沦数百年之一代之史
,

几尽复旧观
。

此一工作
,

谓之为考逸搜遗可也
,

谓之为整齐类 比亦无不可也
。

而邵氏辑此书时
,

原注有《水乐大典 》卷

数
,

及采补书名卷数
,

稗读者于薛史面 目仍可据以寻究
,

而武英殿刊本乃尽删之
,

又岂邵 氏

之意哉 �

邵氏亦若朴学家之博雅矣
,

凡经学
,

古音韵学
,

金石学
,

无所不通
,

尤精于经学
。

时 人谓
“

学者唯知先生之经
,

未知先生之史
”

�
,

则其在经学上之造诣可知
。

其于经
,

尤覃精训话
,

所

著《尔雅正义》一书
, “

功赅而力勤
,

识清而裁密
’,

�
,

为
“

不朽
”

� 之作
。

其著此书
,

系有感于邢

禺《尔雅疏》之浅陋
,

于是倾十年之力
,

博采旧说
�

荟 粹群 书
, “

取 声近之字
,

旁推交通
” ,

以

“阐提古训
,

辨识古文 �, 此古音韵学知识之运用也
,

此清乾嘉朴学家治文字
、

声音
、

训话之学

者所走之途径也
。

并世学者洪亮吉曾以诗誉其书云
“

君疏尔雅篇
,

订正五大儒
,

使我心上疑
,

一 日顿扫除
。

君师钱少詹 �大听 �
,

精识也所无
。

吴门及钱塘
,

复有王 �鸣盛 �与卢 �文貂 �
。

皆言

此书传
,

远胜唐义疏
。 ’,

�

朴学大师钱大听
、

王鸣盛
、

卢文昭盛推其书
�

则邵氏亦在朴学阵营之中矣
。

置身朴学风气

极盛之时
,

未有不受风气之激荡者
。

而邵氏复能守约�
,

鹜博而不失专家之体�
,

专著《尔雅

正义》自谓
“

此书苦心
,

不难博证
,

而难于别择之中
,

能割所爱耳
。

而外人竟有病其略者
,

斯事

所以难言
”

�
。

博洽而能约取
,

正浙东之学贵专家之教也
。

�� �



�三 �以真挚之情
,

写一家之史

自晚明以来
,

浙东驰名学者
,

皆有真挚之情
。

邵氏生值盛世
,

而其真挚之情
,

仍随处可

见
。

他嘉许
“

辨章同异
,

持论衷于和平
”

� 之文
,

称美
“

和平敦厚大雅之音
”

�
。

尝谓
“

诗之原出

于天籁
。

夭怀有独挚
,

其诗皆有可传
。

作性情揉杂以尘垢者
,

纵终身学之无益
” �

�

其重述友

人之论则云
� “

文章体格
,

视其年其遇而变
,

其不可变者性情也
�

舍性情而求诸体格
,

是为无

实之华
。

学识日充
,

则性情日以和粹
。

故善养性情者
,

又视乎学焉
”

�
�

其论诗文重性情而归

于温柔敦厚之教者又如此
。

其写一家之史
,

亦自真挚之情出发
�

其锐意写有宋一代之史也
,

尽

出于情之不能已
。

章学诚曾语邵氏云
� “

史学术求家法
,

则贪奇嗜琐
,

但知日务增华
,

不过千

年
,

将恐天地不足容架阁矣
�

君抚膺叹绝
,

欲以斯意刊定前史
,

自成一家
。

时议咸谓前史棒芜
,

莫 甚于元人三史
,

而措功则宋史尤难
,

君遂慨然自任
� ”�

“

抚房叹绝
” , “
概然自任

” ,

皆见其

情
。

其撰写宋史之情形
,

据其弟子章贻选去
� 。

先师尝谓宋史 自南渡以后
,

尤为荒谬
。

以东都

赖有王氏《事略》故也
。

故先辑《南都事略》
,

欲使前后条贯粗具
,

然后别出心裁
,

更为赵宋一代

全书
,

其标题不称宋史
,

而称《宋志》
,

亦见先师有微意焉
�

然《南都》尚未卒业
,

而《宋志 》亦有

草创
,

皆参差未定稿也
�

诸家状志
,

但称《南都事略 》
,

当属传闻未审
�

贻选尝亲承其说于先师
,

其实如此
。 ”

� 章学诚也说
� “

识者知君笔削成书
,

必有随刊疏凿之功
。

蔚为艺林矩观
。

诅知竟

坐才高嗜博
,

官程私课
,

分功固多
,

晚年日月益促
,

又体旅善病
,

人事磋跄其间
,

遂致美志不

就
,

淹忽下世
。 ” �

据此可知邵 氏曾参用大量资料
,

撰写《南都事略 》一书
,

以上续王偶之《东都事略 》
,

并别

出心裁
,

写有宋一代之全史
,

名之曰《宋志》
。

惟邵 氏
“

才高嗜博
” , “

体森善病
” , “

官程私课
”

分

其功
,

复
“

京师困于应酬
” ,

致二书均未完成
。

迄至今日
,

其书已湮没于天地之间
。

此不惟邵氏

之不幸
,

亦史学界之不幸也 �

邵 氏尝述其写宋史之宗旨云
� “

宋人门户之习
,

语录庸陋之风
,

诚可鄙也
。

然其立身制行
,

出于伦常 日月
,

何可废耶 � 士大夫博学工文
,

雄出当世
,

而于辞受取与
,

出处进退之间
,

不能

无革豆万钟之择
,

本心既失
,

其他又何议焉
” �

�此又显见其对时风之感愧
,

而仰慕宋人之真

情毕现
�

倾力以写宋史
,

又岂待外栋耶 �

� 四 �以敏锐之见
,

发挥史学思想之精蕴

长于发挥史学思想
、

史学理论
、

史学方法之章学诚对邵 氏极致敬佩之意
。

彼 曾云
� “

与余论

史
。

契合隐微
。

余著《文史通义 》
,

不无别识独裁
。

不知者或相讥议
。

君每见余书
,

辄谓如探其

胸中之所欲言
�
间有乍闻错愕

,

俄转为惊喜者
,

亦不一而足
。

以余所知解
,

视君之学
,

不音如

株米之在太仓
,

而君乃深契如是
。

古人所称歇之嗜
,

殆有天性
,

不可解耶 �
”

� 追邵 氏下世
,

章

氏慨然曰
� “

磋乎 � 昊天生百才士
,

不能得一史才
,

生十史才
,

不能得一史识
。

有才有识如此
,

而又不佑其成
,

若有物忌者然
,

岂不重可惜哉 �” �
以 自视甚高

,

性情孤傲之章氏
,

而服膺邵 氏如此
,

称其《文史通义》中所论
,

若探邵 氏胸

中所欲言
,

此必有其真实性
,

而非夸大之言
。

《文史通义
·

书教》后附邵氏之评论语云
� “

纪传

史裁
,

参仿袁枢
,

是貌同心异
�

�� �
以之上接《尚书》家言

,

是貌异心同
�

是篇所推
,

于六艺为支子
,



于 史学为大宗
,

于前史为中流砒柱
,

于后学为蚕丛开 山
。 ”
《原道 》后邵 氏亦评之云

� “

是篇初

出
,

传稿京师
,

同人素爱章 氏文者
,

皆不满意
,

谓蹈宋人语录习气
,

不免陈腐取憎
,

与其平 日

为文不类
,

至有移书相规诫者
。

余谛审之
,

谓朱少白�名锡庚 �曰
� ‘

此乃明其《通义 》所著一切
,

创言别论
,

皆出自然
,

无矫强耳
。

语虽浑成
,

意多精湛
,

未可议也
夕 。 ”

此为邵氏激 赏《文史通

义 》之斑斑可考者
。

邵氏在四库馆中所撰史部书之提要
,

则其有史识之明证也
。

如《史记提要》

云
� “

其叙事多本《左氏春秋》
,

所谓古文也
。

秦汉以来故事
,

次第增叙焉
。

其义则取诸必公羊春

秋 》
,

辨文家质家之同异
,

论定人物
,

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
,

皆公羊氏之法也
。

迁尝问《春

秋》于董仲舒
,

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
,

迁能伸明其义例
,

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
,

要 可 见汉人经

学
,

各有归承矣
。

其文章体例
,

则参诸《吕氏春秋》
,

而稍微为变通
。

《吕氏春秋 》为十二纪
、

八

览
、

六论
,

此书为十二本纪
、

十表
、

八书
、

三十世家
、

七十列传
,

篇轶之离合
,

先后不必尽同
,

要

其立纲分 目
,

节次相成
,

首尾通贯
,

指归则一而已
。

世尝讥史迁义法背经训
,

而称其文章 为创

古独制
,

岂得为通论哉 �
”

� 邵 氏论一代之史
,

而窥其思想之渊源
,

寻其叙事之所本
,

详其文

章体例之所参稽
,

此论之极有深度者也
。

他如于《后汉书提要 》
,

揭集
“

史以纪实
” � 于《周书提

要 》强调
“

文质因时
,

经载从实
” � 于《新

·

旧唐书提要 》主张修史之际
,

当
“

讨论其是非
,

决择其

轻重
,

载事务实
,

而不轻褒贬
,

立言扶质
,

而不尚拐摘
” ,

等等
,

均涉及史学 思想
、

理论及方法

的大问题
,

反映出邵 氏史学思想的精华
。

至于自史书之取材
,

自史学家之学术思想渊源
,

以定

一代史书之优劣
,

又其评论史书所独具之法眼也
。

邵氏在四库馆中所作之史部书提要
,

正史中除《三国志》
、

《旧五代史 》以外
�

皆出其手
。

此

外又作《史记汇解》
、

《史记正义》
、

《两朝纲目备要》
、

《通鉴前编》
、

《通鉴纲 目前编 》诸书之提 要
。

惟与现行之《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》相 比较
,

内容文句
,

颇多殊异
。

大凡邵氏博辨处 皆保留
,

而议

论发挥处
,

则多遭删削
。

于此亦可窥乾嘉学风之消息焉
。

以敏锐之见
,

发挥史学思想
,

史学理论
、

史学方法之精蕴
,

邵 氏与章学诚盖深交契 合焉
。

二人识见相若
,

而邵 氏以博辨胜 �
,

章氏以理趣胜
,

而惜乎邵氏未能以类似《文史通义 》之书

传世也 �

结语

章学诚既盛赞邵氏之有史才
、

史识矣
,

钱大听则云
� “

自四库馆开
,

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

学
。

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
,

言史学则推君
。

君于国史
,

当在儒林
、

文苑之列
,

朝野无间言
。 ”

�

阮元亦云
� “

余姚翰林学士邵二云先生
,

以醇和廉介之性
,

为沉博邃精之学
,

经学史学
,

并冠

一时
,

久为海内共推
。 ”

� 及其卒
,

王艇叙述其在当时所引起之震撼云
� “

学士邵君之卒也
,

卿

大夫相与悼于朝
,

汲古通经
,

博闻宏览之儒相与坳于野
,

而大臣之领 国史者
,

迄今犹咨磋太

息
,

重惜其亡
。 ”

�
邵 氏之经学

、

史学为时人推重如此
。

一旦长逝
,

时人之哀痛
,

出于至诚�
。

其何以至此哉 �

侧身四库馆
,

回翔清署
,

二十余年
,

夭下宗仰
,

其致高名固宜
。

其学淹博
,

与朴学家相契

合
,

而亦重专门著述
,

不悖浙东史学之教
。

学林盛称之
,

又 岂偶然 �
“

以醇和廉介之性
,

为沉博

邃精之学
” ,

宜乎朝野之重惜其亡也 � 然邵氏所遗留之著述有限
,

与其声名甚不相符
。

体赢善

病
,

中寿而逝
,

又才高嗜博
,

官程私课分其功
,

京师应酬劳其形
,

其学术成绩
,

又宁能丰硕 �

章学诚能
“

撰著 于车尘马足之间
”

�
,

以其郁郁不得志也
。

邵氏得意当时
,

又岂能
“

伏旅于经摺
�� �



传单之际
”

� 哉 � �

� 邵晋涵之生平
,

主要参考钱大听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 》
、

章学

诚《章氏遗书 》卷十八《邵与桐别传》
,

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卷六《邵晋涵传》
,

洪亮吉《卷施阁文甲集 》卷九《邵学

士家传》以及《国朝普献类徽初编 》卷一三� 《词臣 》十六
、

黄云眉《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》
。

� � ! ∀ � � � 《邵与桐别传》
�

� � 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 》
。

� � 《国朝誉献类徽初编》卷一三� 《词 臣》十六
。

�金杭献《中国史学史》第九章 �近代史家述略 �
。

� 《�旧五代史 �编定凡例》
。

� 以上所言《旧五代史》之辑佚工作
,

参见《�旧五代史 �编定凡例》
,

载于清乾隆武英殿刊本《旧五代史》前
。

� 阮元《南江邵氏遗书序》
,

载于《南江札记》前
。

� � � � 《章 氏遗书 》卷九 �与邵二云论学 》
�

� 洪亮吉《卷施阁诗集 》卷八 �有入都者五篇寄发 � 。

� 章廷枫于章学诚所作《邵与桐别传》后云
� “

叔父 �指章学诚 �尝 自谓生平蕴蓄
,

惟先师 �指邵晋涵 �知之最

深
,

亦自诩谓能知先师之深与世殊异者三
,

先师以博洽见称
,

而不知其难在能守约
,

以经训行世
,

不知其长

乃在史裁
,

以汉话推尊
,

不知宗主 乃在宋学
。
”

� 《邵与桐别传》章贻选注语中引
。

� 《南江文钞》卷 四 �周耕压意林注序 �
�

� 同书同卷 � 国朝姚江诗存序 �
。

� 同书同卷 �震尊彝遗诗序 � 。

� 同书同卷 �槐堂遗集序�
�

� 《召肠与桐别传》章贻选按语
。

� 召肠晋涵告章学诚之语
,

见《邵与桐别传》
。

� 邵晋涵《南江文钞》�四卷本 �卷三
。

� 邵晋涵博学
,

凡发议论
,

皆博征实据
,

不涉虚诞
。

钱大听称其著述
“

皆实事求是
” �见《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

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 》�
。

� 阮元《南江邵氏遗书序》
。

� 维运写《赵翼传》
,

流览乾嘉时代文集诗集近两百种
,

凡遇写及邵晋涵者
,

无不敬佩其人及其学
。

惜当时未

将此类资料辑存耳
。

� 近人签于表彰之义
,

写及邵晋涵之岑平与学术者
,

约有
�

黄云眉《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》�商务 �民国二十一年初版 �
�

乏训慈《清代浙东之史学 》�《史学杂志 》第二卷第六期
,

民国十九年十二月 �
。

仓修良《邵晋涵史学概述 》� 《史学史研究》
,

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�
。

南炳文《邵晋涵 ��� 载于《中国史学家评传》下册
,

中州古籍出版社
,

一九八五年初版 �
。

张舜徽《清儒学记》《浙东学记 》第六
�

�� �


